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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与梦

叶山南

你是我的那杯茶

原来这世界上真的有“ 冤鬼缠身”！

失恋同一天，她遇上这诡异风衣男。

不管她走到哪里，他都如影随形。

他的身份形象一直在变，

她才刚觉得他有点可爱，他立刻跑不见。

他说她是他的那杯茶，可是⋯⋯她不要啦！

她明明喜欢高贵典雅的伯爵红茶，

才不稀罕路边摊两块钱一杯的奶茶。

内容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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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“再燥怎葬则藻灶燥贼皂赠糟怎责燥枣贼藻葬援”
早晨八点，太阳初升，空气清新，早起的鸟儿啁啾欢

叫。行道树下，西装革履的俊男薄唇微撇，毫不留情地吐

出决绝的语句。

“嘎？”闻言，商诗诗张大了嘴，“你说什么？”大

好的早晨，黄金般的星期天，为何他会特意跑到她家楼下

对她大讲英文？

“我是说，你不是我的那杯茶。”俊男鄙夷地皱起浓

眉。噫，这女人居然连最基本的英语都听不懂，害他还得

用中文再翻译一遍。

“什么⋯⋯茶？你想约我去喝茶？”商诗诗不解地瞪

大眼。面前站着的男人，是她交往了近三个月的新任男友

郭天衡。而他此刻的表情极为冷酷，看起来不太像是来约

她喝茶，反倒像是要约她去决斗。

“诗诗，你真是——— ”俊男被她的驽钝气得直翻白

眼。面前站着的女人，是他郭天衡交往了近三个月的新任

女友商诗诗。她身上穿着印满可笑狗熊图案的睡衣，脚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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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拖鞋，披头散发，正一脸茫然地瞪着他。

见她这副傻样，郭天衡终于下定了决心熏“这么说
吧。我的意思是——— ”他抹了把脸，抹掉心底的最后一丝

内疚，换上决然的表情，“诗诗，我觉得我们分手会比较

好。”

这回商诗诗彻底愣住了。

什么？他一大清早跑到她家楼下就是为了要跟她说分

手？

可是，他们仅仅交往了三个月而已啊！在这三个月

里，她自问表现良好，对男友温柔体贴，嘘寒问暖，无微

不至得简直可以去提名参加“十大爱心女朋友”评选。可

是为什么一切都好好的，他却突然提出分手？

片刻的静默后———

“你既然想跟我分手，那为什么还要约我喝茶？”商

诗诗一脸委屈地瞪住面前男子，眼中来上了泪意。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⋯⋯”此刻郭天衡比她更想哭。这

女人到底在说什么？简直牛头不对马嘴！“我的意思是，

我们俩不适合，你不是我的那杯茶，我喝不下去，也不想

再喝了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诗诗把头摇得比拨浪鼓还快，泪眼朦

胧地看着他，半晌，突然迸出一句： “天衡，你知不知

道，我已经圆怨岁了？”
“呃？”

“我⋯⋯实在很需要跟人结婚。”

郭天衡的眼角开始抽搐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园园猿ｐａｇｅ

“所以，我现在不能和你分手的，不可以的！一旦我

们分了手，我就没有了结婚对象；一旦没有了结婚对象，

我就结不成婚了。我这么说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郭天衡的脸色开始发青。

“你一定明白的，对不对？”商诗诗满脸期待。

郭天衡几乎咬破嘴唇。

“那刚才的话，我当你从来没说过，韵运？”
“不韵运！一点都不韵运！”他猛然反应过来，大叫，

“诗诗，你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！你再这样蠢下去，这世上

没有一个男人会受得了你！”他一时情急吼出自己的真心

话。

“我、我、我⋯⋯蠢？”商诗诗怒火冲上脑门，气得

直结巴。

“你也会说，你已经 圆怨岁了！但是你为什么还像个
小女孩一样，又幼稚又无聊，成天咋咋呼呼、疯疯癫

癫？”既然已经撕破了脸，索性撕得更彻底一点。郭天衡

抹了把脸，神情狼狈地道， “反正我们今后桥归桥路归

路，谁也不欠谁。你别再企图找我当长期饭票。看在我们

朋友一场的分上，我给你个忠告——— ”

“忠、忠告？”商诗诗不可置信地低叫。现在这世界

还有没有天理，甩她的人还要反过来给她忠告？

“我拜托你，你成熟点，实际点吧！”

郭天衡的话语铿锵响亮，掷地有声；商诗诗听得一愣

一愣的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张开了嘴想反驳：“我哪

里⋯⋯”她哪里不成熟、不实际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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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知道你想结婚想疯了——— ”他悍然切入，“但结

婚不是过家家酒！就算男人要结婚，也只会找那些身心成

熟的女性——— ”

“我⋯⋯”难道她是发育未完全的小女生？

“还有，我知道我一定不是第一个这样说——— ”

“啊！”她受不了了！捂住耳朵放声尖叫，叫声长达

数十秒。叫完了，她张着嘴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红通

通的眼死瞪住郭天衡，“你、你怎么知道？！”

该死的！还真被他给说中了！

从她大学毕业出社会的那一天起，几乎每个认识她的

人都会这么对她说：“诗诗，你看上去好年轻、好有朝气

哦。”一开始，她还为此而沾沾自喜，正经觉得别人是在

夸赞她来着。然而时间一久，人们就会自动修改之前的说

辞，他们会用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她，用“哀其不幸、

怒其不争”的口吻慨叹，“诗诗，你怎么老是长不大？”

或者是“诗诗，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？”

幼稚？呵，她商诗诗今年已经 圆怨岁了，从幼稚园毕
业已经足足超过圆园年！圆缘岁以前，她或许还可以名正言
顺地装傻充愣、扮青春少女；可是现在——— 在她商诗诗即

将迈入三十大关却依旧单身、前途惨淡外加情路坎坷的今

天，她居然被前一秒钟刚刚抛弃她的男友指着鼻子斥骂

“幼稚”！

天啊⋯⋯这是什么世道⋯⋯

商诗诗仰头望天，天上白云朵朵。商诗诗握拳深呼

吸，初秋的凉风沁入心脾，舒爽而惬意。在这样美好的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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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，所有人脸上都带着笑容，只有她被郭天衡刻薄的评语

气得七窍生烟，泪水在眼眶打了几个转，硬是忍着没落下

来。

她不知道自己在马路边站了多久，直到一个笑嘻嘻的

男子声音自身后响了起来———

“小姐，这么巧啊？”

是谁？谁在跟她说话？她抬手抹了把泪，定睛一看，

郭天衡不知何时已经离开，空旷旷的人行道上除了油条烧

饼摊之外别无一物。

怪了，明明没人啊。她眨眨眼睛。

正在这时，那声音又响了起来：“今天我失业，正好

碰上你失恋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有缘？”

商诗诗诧异地瞪大了双眼。她突然发现，除了早点摊

之外，路边的花坛栏杆上居然坐着一名——— 乞丐？

这个男人⋯⋯应该是乞丐没错吧？他身穿长长的灰色

风衣，头戴灰色渔夫帽，宽阔的帽沿遮住了脸容。他双手

环肩，冲她歪头微笑，“小姐，你是在找我吗？”

商诗诗讶然地张大了嘴，“你⋯⋯你是⋯⋯在跟我说

话？”哗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怎么会突然冒出个服装怪异、

形容神秘的男人来？他该不会是电视里常演的那种暴露狂

或者变态杀手什么的吧？

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后退了几步，警惕地盯着她。

男子见她神情紧张，不以为意，反而笑呵呵地走近，

友善地向她伸出一只手———

“嗨，我叫何其。 ‘天涯芳草何其多’ 的 ‘何



园园远ｏｖｅ ｍｅ ｐａｇｅ

其’。”

“应该是‘天涯何处无芳草’才对吧？”商诗诗直觉

地开口纠正他的错误。

“呵呵，是啊。我国文不太好，记错了。”男子和善

地笑。

这时商诗诗才想起来要害怕：一大清早的，这男人穿

成福尔摩斯的样子站在花坛边随便跟陌生女子搭讪，正常

女人见了他都会心存戒备吧？这家伙是谁？他想干什么？

“你、你想干什么？”她斜睨着他，呵斥道。

“我想告诉你，茶有很多种。”男子居然一本正经地

回答了她的问题。

“啊？”这男人在说什么？诗诗一头雾水。

“这世上不止有好几百块钱一听的锡兰红茶，也有两

块钱一大杯的珍珠奶茶，同样很好喝呀。你看——— ”说

着，男子两手一摊，“哗”的一下敞开灰风衣的前襟。

此情此景如此熟悉，莫非就是电视上演的那个什么什

么⋯⋯“暴露狂啊！”诗诗猛地捂住眼睛，发狂大叫。

“小姐，我不是⋯⋯”男子试图走近她。

诗诗紧闭着眼，双手一阵扑打，口里不停叫着：“死

变态、臭流氓、少恶心我了、快滚开，啊——— ”蓦地，她

的叫声戛然而止。她缓缓睁开眼，发现自己手中不知何时

被人塞了一大杯珍珠奶茶，缘园园悦悦，上面还插着一根色彩
鲜艳的吸管呢。

呃？珍珠奶茶？

那男人刚才从风衣里掏出来的居然是一杯珍珠奶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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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？！

诗诗呆住了。

她将不可置信的眼光缓慢调往男子身上，后者脸上并

无异状，仿佛自己做的只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，“你喝喝

看，很温暖呢。”他的笑容也很温暖。

诗诗死瞪着这名怪人，不说话。

“放心，我没有下毒哦。”他笑吟吟地保证。

诗诗还是不说话。

“其实，我在奶茶里特调了木瓜汁，具有养颜丰胸的

作用呢⋯⋯”

“啪”的一声，奶茶落到地上，摔破了。滚烫液体贱

上诗诗的木拖鞋，她大叫一声：“你有神经病！”然后转

头就跑。

“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了⋯⋯”男子的声音追上来。

诗诗回过头，指住他鼻子大声警告，“别跟着我！”

“可是⋯⋯”

“再跟着我我报警了！”

“小姐⋯⋯”

“小姐你个头啦！我不是小姐！我不做那一行的！”

商诗诗现在是满腔怒火外加满头雾水，她用力跺着地面，

怒气冲冲地往前走，丝毫不管后面那男子不住的呼唤。

真见鬼了，她商诗诗究竟走了什么霉运？星期天一大

早莫名其妙被男友甩掉不说，现在居然又碰上个神经病请

她喝奶茶！这个家伙叫什么来着⋯⋯对了，何其！待会儿

她一定要打电话给警察局，叫他们来抓走这个语无伦次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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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怪异的风衣男；她还要去居委会投诉，现在这个小区的

治安真是越来越差了，什么人都能混进来！

商诗诗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她没有发现这个名叫何其的

男子正用充满兴味的眼光目送着她的背影，然后从风衣口

袋里掏出一个橘色封面的小本子，翻开扉页，在上面写

下，“今天早上，我遇上一个很好玩的女生，她今年 圆怨
岁，刚和男朋友分手⋯⋯”

? ? ?

失恋中的黑色星期天。商诗诗在床上躺了一个上午，

滚着棉被唱了几首伤心情歌，掉了几滴眼泪。中午时分，

她振作着爬起来，冲进厨房给自己煮了一碗泡面。

食物香气蒸腾，她举箸大啖，顺便在心里第一百零一

次抱怨自己的霉运。

该死的郭天衡，他不要她、抛弃她也就算了，居然还

说出那种刻薄的话来打击她的自尊！她商诗诗对天发誓，

她要是不找个比他优秀一千一万倍的男人嫁了，她就给他

踩在地下当鞋垫！

还有那个该死的何其，没事打扮得奇奇怪怪向她搭

讪，还从风衣里变出一杯奶茶来给她喝，真是变态啊变

态，变态得可以！

诗诗喝了两口面汤，突然停下动作：咦？好奇怪哦，

她竟然这么清楚地记得那个风衣男叫作“何其”——— “天

涯芳草何其多”的“何其”。以她的粗神经，对于仅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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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之缘的人通常是掉头就忘的，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记性这

么好，居然连他那顶诡异的渔夫帽都记得一清二楚？

诗诗没想法地摇摇头。唉，看来自己真的是受了他的

刺激，而且刺激得不轻。

这时，一根头发掉到面汤里，诗诗瞪着那汤碗，愣了

几秒，突然把筷子往桌上一撂，站起身上，对着镜子里的

自己朗声说道：“对了，我要去剪头发。所有失恋的女人

都会去剪头发，我没理由不剪嘛。”

于是，她自言自语地出了门，自说自话地来到小区附

近的一家美发店。门口的迎宾小姐笑吟吟地招呼她：“妹

妹，来剪头发呀。呵呵，新学期新气象，是该换个新发型

了。”

妹妹？商诗诗无语地望着这名看上去明显不满 圆缘岁
的迎宾小姐。拜托，她已经 圆怨岁了好不好？她拉拉身上
的超大款红黑格子衬衫和卡其七分裤，心中虽有几分委

屈，但也明白得很：她身上这身打扮，的确像极了未满

员愿岁的高中生。
小姐招呼她坐到镜子前面。她刚拿起桌上的美发杂志

准备翻看，身后立即扬起一个开朗顽皮的男声调子：“小

姐，想剪什么样的发型？”

这个声音⋯⋯好耳熟哦，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似的。诗

诗回过头———

“啊！”她花容失色地大叫。面前这个男人——— 身穿

灰风衣、头戴渔夫帽，如此古怪的衣着打扮，不是何其还

会是谁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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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”何其笑眯眯地摘下渔夫

帽，绅士般地冲她欠了欠身，又再戴回头上。此时发廊内

灯光通亮，令诗诗终于得以看清他帽沿下的脸容。

这男人长得⋯⋯十分诡异。

确切地说，他是美得十分诡异。严格说来，他长得并

不算英俊，却又矛盾得非常美丽。他脸庞瘦削，肤色苍

白，眉眼细致，两片淡粉色的嘴唇薄薄地抿在一起。

这时，诗诗想起一本书上说过，薄唇的男人通常都很

寡情，可是这个何其显然是个例外。他很热情，甚至有些

过分热情地凑近她的脸，笑道：“我是这里的首席发型师

何其。小姐，你若想要变漂亮，请我替你剪就对了。”

“别听他瞎吹。”迎宾小姐笑着插嘴，“这家伙两个

小时以前刚刚来这里应聘助理发型师，我们老板还没最后

决定要不要用他呢。”

“那我可不要他给我剪头发，万一剪成狗啃头谁赔给

我啊？”诗诗连忙摇手。什么嘛，原来这家伙是个新手。

何其听了笑眼弯弯，尖头皮鞋踏着地面，踩出“哒哒

哒”的欢快声响，好像在跳踢踏舞。诗诗看着这个男人，

满心狐疑地想着：瞧这家伙一副吊儿郎当的德性，他真的

会拿剪刀吗？

“妹妹，你别看他人长得这么没信誉，其实他的手艺

很棒呢，你不让他剪绝对是你的损失哦！”迎宾小姐说。

话没说完，她抄起桌上的剪刀，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朝何其

的方向掷了过去，“接着！”

剪刀在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度，仿若电影慢镜头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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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转了几个圈，飞呀飞⋯⋯竟然飞向诗诗！诗诗顿时吓得

面色惨白，呆若木鸡。连一声尖叫都来不及发出，从旁边

陡然伸出一只手来，蓦地抓住翻飞的刀柄！那是何其！

如此自信而又邪恶地笑着的，当然是何其！他将剪刀

抄在手中绕了两圈，抖了几抖，最后稳稳地夹在两指之

间。

哗⋯⋯诗诗看得呆了：空手入白刃，特技表演呐！

何其秀了一手绝活儿，立时变得臭屁无比。他掀了掀

渔夫帽的帽沿，却没有说话，只是向诗诗做了一个“请”

的姿势。也许他觉得在这个时候，说不说话已经不重要

了。

啧，他要不要这么 啊？诗诗半信半疑地坐下来，瞪

着何其， “喂，我警告你，如果剪得不好我不付钱的

哦！”这会儿，不知怎的，她突然不怕何其了，也不再觉

得他像变态或是流氓。可能是因为见着了他的长相，觉得

他白白瘦瘦、看上去没什么威慑力的缘故吧。

“没问题。”何其笑着应允，撸了袖子，手臂在半空

中优雅地划了个半圈，一把抄起剪刀， “喀嚓喀嚓”几

声，诗诗原本齐腰的长发立刻如羽片般散落，铺满了她脚

下的方寸之地。她只觉得脖子里凉飕飕的，定睛朝镜子里

一看：哇咧！居然已经露出耳朵了！

“停！”她连忙大喝一声，企图制止他的动作，“你

不征求我的意见，就擅自替我剪成短发？”手起刀落，连

三秒钟都没到耶！哇，他用得着剪得这么凶猛吗？

“你不是失恋吗？失恋的女人十有八九都会剪成短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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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，这是有科学依据的。”何其慢条斯理地回答，手上仍

未停。

去你的科学依据！诗诗气得直翻白眼，“你再这样自

作主张，小心我找老板投诉你哦！”

“放心，我会把你变得很漂亮的。”何其仍是没心没

肺地笑着，手势却很强硬，他扶正她的头，轻声道，“乖

乖地不要动，闭上眼睛数一二三，我很快就搞定，五

分钟——— 如何？”

“什么？五分钟？！”诗诗的叫声已带上哭腔。妈妈

咪呀，他饶了她的头发吧！

“妹妹，用不着担心啦，我说了他手艺很好的。”迎

宾小姐在一旁大力拍着胸口打保票。

手艺很好？诗诗欲哭无泪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。眼下

的她发稍过耳，长短参差不齐，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块犁过

的稻田。唉⋯⋯已经到了这分上，担心会不会显得太迟了

一点？

“姓何的，我再次警告你哦，你——— 不准乱剪！否则

我打得你满地找牙，再去消协投诉你，然后叫警察抓你去

坐牢！”诗诗凶悍地放出一堆狠话，骂着骂着，声音突然

小下去，“那个⋯⋯你稍微帮我修剪一下发梢就行了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何其笑着颔首。这女孩虎头虎脑的，真

有意思。

“我可是说得很清楚了哦，只要剪一下发稍，别的你

不用管！”她怕他又自作主张，不放心地再度强调。

“好。”何其服务态度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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⋯⋯

五分钟过去了。

“喂，姓何的，你干吗在我头上包锡纸啊？”商诗诗

疑惑地从大镜子里看着何其的动作。

“帮你做发根定位呀。你的发质太软太扁塌，做一下

发根定位会比较好看。”何其回答得理所当然。

“我有说过要做发根定位吗？”

“没有，不过请相信我的专业眼光。”

⋯⋯

半个小时过去了。

“喂，姓何的，你手上那瓶是什么药膏？味道怪怪

的，想熏死人啊？拿远点啦！”诗诗捂着鼻子抱怨。

“这是从德国进口的水晶离子发膜，可以修复你受损

的发质。”

“哼，我的头发哪里受损了？乌黑亮丽得简直可以去

拍洗发水广告了。”

“是是是。不过请相信我的职业操守，你的确很需要

我们的产品。”

⋯⋯

一个小时过去了。

“喂，何其，我好困，我稍微眯一下，你弄好了记得

叫我。”诗诗哈欠连连，上下眼皮开始打架。

“好。不过我会顺便帮你做蒸汽焗油。”他顺手替她

套上酷似睡帽的焗油帽，笑着解释， “这样有助于睡

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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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⋯⋯”诗诗也不记得自己是点了一下头还是摇了一

下头，她只觉得焗油帽散发出暖乎乎的热气，软软包裹着

她的脑袋，好舒服哦。她头一歪，跌进梦乡里。

? ? ?

当商诗诗悠悠醒转之时，时针已指向下午三点。也就

是说——— 她在美发店里睡了整整两个小时。

而这时，何其正在替她梳头。他笑容可掬地摆弄着她

的秀发，看来十分满意自己刚才那两个小时的杰作。

突然———

“啊！”

商诗诗瞪着镜子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她、她

不是在做梦吧？

镜子里这个一头橘红色短卷毛的疯婆子是谁？！

商诗诗眨眨眼，镜子里的红发疯婆也眨眨眼。商诗诗

揉了一下鼻头，镜子里的红发疯婆也揉揉鼻头。

天啊，难道她⋯⋯真的是“她”？诗诗一下瘫软在真

皮椅上，连多眨一下眼皮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何其笑眯眯地凑上来，“怎么样？是不是觉得自己好

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”

诗诗无力地掀了下唇角，说不出话来。是呵，她现在

不仅仅是变了一个人，她根本就是由人变成鬼。

“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摆脱了失恋的阴影，打算

振作起来、重新来过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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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诗快要晕了。她没有工夫回答何其的问题，因为她

一门心思只想着明天去上班该怎么向上司解释、向同事澄

清。

天哪，她可是个白领，端庄得体、优雅大方的 韵云鄄
云陨悦耘蕴粤阅再耶！一觉醒来，怎么就会突然变成了一个满头
红发的小太妹呢？刚才她明明告诉过何其，只需要 “稍

微”地修剪一下发梢部分就可以；可是现在，她的一头

“秀发”却像被火烤过似的，又红又卷又爆炸！

商诗诗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。郭天衡甩了她，

粤蕴蕴砸郧陨匀栽，小 悦粤杂耘，她不在乎；可是眼下这个要命的
神经病男人何其，他⋯⋯他简直太过分了！他绝对是她生

命中的天煞孤星、这辈子最大的噩梦！

她将眼光慢慢转向何其，以一种平静得有些可疑的声

音问道：“我想知道，你给我剪的这是什么发型？”

“这个呢，叫做 ‘浴火重生’，是我灵感突现的创

意。怎么样？这个名字起得很贴切吧？”何其撮着双手，

颇有几分得意地开始介绍，“你瞧，橘红色是很富有生命

力的颜色，也是这一季的流行色。而这个卷发的弧度呢，

也是很有讲究的，可以说是半卷不卷，似卷非卷⋯⋯”

“咣”的一声，商诗诗的忍耐已经到达极限！她猛力

一拍桌面，抓起桌上的剪刀就朝何其扑过去，口里叫着：

“你去死吧你！什么‘浴火重生’，我看根本是‘欲火焚

身’！姓何的，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？！”她扑到他

身上，一把扯下他的渔夫帽，抄起剪刀就剪。何其连忙挣

扎闪躲，奈何人长得太过瘦弱，竟然和诗诗缠斗在一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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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时势均力敌、难分高下、难以自拔。

迎宾小姐听到响声跑过来，只见两人扭成一团，剪刀

乱飞，吓得连连尖叫。

“我真不明白，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，你要这样整

我？！”突然，诗诗不打了，也不剪了，她一屁股坐到地

上，“哇”的一声开始号啕大哭，“我只不过是拒绝了你

一杯奶茶而已，我又没有歧视你的意思，我、我罪不至死

吧我？呜⋯⋯我真的好惨啊⋯⋯今天早上从眼睛一睁开就

不停地被人耍，被我男朋友耍完了被你耍！我⋯⋯我虽然

人长得幼稚，可是我已经 圆怨岁了，我也有尊严的我！你
们干吗都看不起我，抢着欺负我⋯⋯”

她眼泪一把鼻涕一把，骂得语无伦次、狗屁不通，何

其和迎宾小姐在一旁看得呆了。

何其把渔夫帽扣回头上，抚着自己被她扯皱的领口，

见她哭得整张脸涨成番茄一般，眼泪挂在下巴上亮晶晶。

他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差劲。这女孩本来已经够可怜，他居

然还把她当猴耍。

“我、我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”他小声地说。

“对啊，他只是想跟你开个玩笑。”迎宾小姐连忙接

口。

诗诗继续泪如雨下。

“我没有恶意⋯⋯”

“我相信他绝对没有恶意的！”迎宾小姐举手发誓。

诗诗继续泪如泉涌。

“我也是想让你振作起来⋯⋯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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